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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第48期新闻稿：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，那才是
抵达星辰大海的理想起点
 

《鞑靼人扫盲班》利贝兹（前苏联扫盲机构）作于1935年

 

亲爱的朋友们，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，疫情打乱全球大多数儿童（超过80%）的正常教育。虽然这项调查结果令人震
惊，但是在传染性新冠病毒肆虐时，关闭学校无疑是必要之举。这会对教育造成什么影响？疫情爆发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newsletterissue/jiaoyu-yiqing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newsletterissue/jiaoyu-yiqing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
https://en.unesco.org/covid19/educationresponse#schoolclosur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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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的2017年，至少有8.4亿人用不上电，这意味着很多儿童无法接受线上教育。而占全球人口三分之
一的26亿人无法上网，即使有电，他们也不能在线上课。进一步研究表明，缺少在线学习必需设备
（如电脑、智能手机等）者占比更加惊人，达到了20亿。因此，由于停课停学，全球上亿儿童在近两
年间失学。

这样的宏观数据可以作为例证，但也存在一定的误导性。无法用电和无法上网的人群大多生活在非洲、
亚洲、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。例如，疫情爆发前，撒哈拉以南非洲、西亚、南亚有五分之一的儿童没
有上过小学。在北非和西亚，三分之一的女孩不能上学，而与之相比，男孩的失学比例仅为二十五分
之一。据估算，在人口约20亿的南亚，四分之一的儿童没有受过教育，而在人口约12亿的非洲和人口
约3亿的西亚，五分之一的儿童无法上学。针对十岁以下儿童阅读水平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
到这种不平等状况。在中低收入国家，53%的小学毕业生仍不能阅读理解简单诗歌。在贫穷国家，这
一占比高达80%，远超高收入国家的9%。

高、低收入国家的地理分布也揭示了这种由来已久的鸿沟。2021年8月出版的汇编43《新冠冲击与巴
西教育：一年半之后》（CoronaShock and Education in Brazil: One and a Half Years Later）重点探讨了这
个话题，我们也在关于巴西教育现状及未来的七篇论文中对此做了总结。地域、性别的不平等早在疫
情前就已经存在，疫情封锁使之雪上加霜。

 

https://unstats.un.org/sdgs/report/2019/goal-07/
https://www.pewresearch.org/global/2016/02/22/internet-access-growing-worldwide-but-remains-higher-in-advanced-economies/
https://www.pewresearch.org/global/2019/02/05/smartphone-ownership-is-growing-rapidly-around-the-world-but-not-always-equally/
http://uis.unesco.org/sites/default/files/documents/new-methodology-shows-258-million-children-adolescents-and-youth-are-out-school.pdf
https://www.worldbank.org/en/topic/education/brief/learning-poverty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43-education-brazil-coronashock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pt-pt/brasil/7-teses-sobre-o-presente-e-o-futuro-da-educacao-brasileira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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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便利店》高野绫（日本）作于2016年

 

目前尚无好转迹象。今年年初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，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，三分之
二的发展中国家削减了教育预算。这对很多地区而言是灾难性的打击，因为当地学生主要依托公立教
育而非私立教育。早在疫情之前，教育投入差距就已非常显著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为学龄儿童平均花
费8501美元，而贫穷国家政府的这一花费仅为48美元。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使差距进一
步拉大，恢复希望渺茫。这样一来，用于弥合电力、数字、工具鸿沟的资源会越来越少。例如，缺乏
建造智能手机借阅图书馆的资金，用于训练教师在停学两年后引导学生重返课堂的资源也会减少。鉴
于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依然很低，为了防止疫情传播，只能继续关闭学校。

 

https://documents.worldbank.org/en/publication/documents-reports/documentdetail/226481614027788096/education-finance-watch-2021
https://documents.worldbank.org/en/publication/documents-reports/documentdetail/226481614027788096/education-finance-watch-2021
https://documents.worldbank.org/en/publication/documents-reports/documentdetail/226481614027788096/education-finance-watch-2021
https://www.usglc.org/coronavirus/economies-of-developing-countrie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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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炮与芭蕾舞者》梅迪·法哈迪（伊朗）作于2018年

 

最近，印度政府发布的《2021年教育状况报告》指出，很多儿童去年都没有上学，只有不到四分之一
接受了在线教育。由于疫情期间中产阶级家庭经济状况恶化，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减少，公立学校的
学生人数增加。随着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减少，学生和公立学校工作人员将面临巨大压力，教师尤甚。

印度学生联合会（SFI）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不平等现象会一直持续到高等教育阶段。在印度用手机上
网的人群中，女性为21%，男性为42%，性别差距高达50%。政府数据显示，在部落特别聚居区，仅
有3.47%的学校能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。更有甚者，关闭大学宿舍给年轻女性带来了尤为沉重的打击。
对她们来说，不跟家人同住有助于逃避男权制的压迫，包括早婚和生育压力。

与此同时，印度南部由左翼民主阵线（LDF）执政的喀拉拉邦形势大好，民众受教育比率达90%。左
翼民主阵线政府增加了该邦的教育经费，允许地方自治政府自主决定经费开支。早在疫情爆发前，喀
拉拉邦的左翼政府就建造了高科技教室。疫情刚一开始，又创建了开展在线教育必需的配套设施。疫
情期间，450多万名学生无需借助电脑、智能手机，而是通过观看政府的“面向学生的多功能信息通
信技术资源”（VICTERS）电视频道每天早8：30到晚5：30播出的节目《第一声上课铃》来学习。对

http://img.asercentre.org/docs/aser2021finalreport_16.116.54pm1.pdf
https://studentstruggle.in/closed-hostels-closed-homes-covid-19-women-education-in-india/
https://twitter.com/NitheeshNaranan/status/1429572415604985859?s=08
https://www.newsclick.in/kerala-elections-how-state-public-education-sector-revamped-five-years


5

很多家庭来说，收看电视比使用较贵的数字技术更容易。喀拉拉邦的例子表明，将现有的社会资源集
中于教育也能取得成绩。

教育不只关乎设备和教室，还应包括教育形式以及教育内容。伟大的教育家保罗·弗莱雷诞辰一百周
年之际，我们在汇编34《保罗·弗莱雷和南非的人民斗争》（Paulo Freire and Popular Struggle in South
Africa）中谈到了他的这一教育理念。喀拉拉邦在诸多方面的成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，它相信每
一个孩子，重视提高工农阶级的文化而不是加以贬低。

 

《古巴识字运动》1961年

 

巴西的情况是，在过去37年里，无地农民运动组织（MST）让10多万人具备了读写能力。该组织采
用了弗莱雷的教学法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教学研究院（Latin  American  and  Caribbean
Pedagogical Institute ，简称IPLAC）研发的 “我能做到”（ Yo Sí Puedo）古巴教育模式。1960年9月，
菲德尔·卡斯特罗承诺将识字率提高到100%时，这个模式应运而生。八个月内，古巴通过扫盲运动几
乎实现了全面扫盲。25万名志愿者中，有一半在18岁以下，他们自愿去往农村地区，趁晚上和周末用
粉笔在黑板上教农民识字。志愿者根据古巴人现有的知识，教他们读书写字以巩固这些知识，而不是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34-paulo-freire-and-south-africa/
https://mst.org.br/2021/11/16/through-youth-and-adult-education-eja-the-mst-has-already-enabled-more-than-100000-people-in-the-country-to-become-literate/%E2%80%98
https://iplac.org.ar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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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他们当成文盲，只告诉他们该做什么。莱昂内拉·雷利斯·迪亚兹（Leonela Relys Diaz）是扫盲运
动的第一批青年志愿者，她在2000年开发了“我能做到”课程。如今，这个课程选取了颇具文化特色
的预录式视频，还配备了热情主动且训练有素的当地协调员，帮助民众增强信心、提高技能。2003年
以来，委内瑞拉也使用了该计划，帮助148万成年人学会了读书写字，在两年内扫除了文盲。

疫情期间，当其它国家削减教育资金时，左翼民主阵线领导下的喀拉拉邦、古巴的教育计划、无地农
民运动组织的扫盲运动等社会主义项目蓬勃发展。无地农民运动组织扫盲项目的口号是“随时学习”，
但这句话并非处处得到响应。

 

《第四等级》迈克尔·阿米蒂奇（肯尼亚）作于2017年

 

疫情期间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决定关闭文学系。该系曾领后殖民研究的风气之先，改革了具有殖民特
色的英语文学系，让师生在吸收非洲思想底蕴之后深入研究肯尼亚的艺术文化。作家恩古吉·瓦·提
昂戈是该系奠基人之一，他给基贝拉工人社区带来艺术，也把基贝拉的审美风格引进了大学校园。
瓦·提昂戈因此在1978年遭到解雇和监禁。文学系关闭的消息传来，他写下了《国际卖破烂基金组织》
（注：原文为International Mitumba Foundation，Mitumba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“二手货”，这里用来
嘲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。）

http://www.ipsnews.net/2005/10/education-venezuela-declares-itself-illiteracy-free/
https://www.the-star.co.ke/sasa/books/2021-09-11-in-memory-of-the-former-department-of-literatur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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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F：国际卖破烂基金组织

起初，那些人让我们说他们的语言

我们说行吧，说语言可以变成自己的

接着他们又强迫我们先毁掉自己的语言

我们说行吧，因为用他们的语言有优先权

优先买他们的飞机和大炮

优先买他们的轿车和时装

优先买他们用我们的上好材料做的上好商品

但当我们说有信心超越他们

用我们的上好材料做出我们的上好商品

自给自足的时候

他们却说不行，必须买我们的

哪怕你们用自己的上好材料做出了上好商品

如今他们又把用过的上好商品强卖给我们

当我们表示反抗，希望自行生产时

他们警告说，我们的武器情报，他们可都知道

 

没错，他们把用过的上好商品强卖给我们

他们称之为“二手货”

在斯瓦希里语里这叫“卖破烂”

破烂武器

破烂汽车

破烂服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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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国际卖破烂基金组织还指使各大卖破烂高校

培养卖破烂知识分子

命令我们关闭那些有思想的院系

正是它们呼吁

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

那才是抵达星辰大海的理想起点

 

然而卖破烂政客

向国际卖破烂基金组织献上膝盖

大喊着

没错，先生们

我们为新殖民主义鞍前马后，捞着最肥的油水

卖破烂文化给少数破烂贩卖者

创造了脑满肠肥的大好机会

 

热忱的

Vijay

 

 


	Tricontinental: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
	2021年第48期新闻稿：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，那才是抵达星辰大海的理想起点


